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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顶的 LED 灯发出冷白色的亮光，徐雪葵
坐在工作室的办公桌前，右手握在铅笔后端，左
手压住桌上的 A3 纸，闭目回想了一会儿，猛然睁
开双眼，旋即铅笔在白纸上迅速滑动着，摩擦出
的“沙沙”声打破了空气中持续多时的安静。嘴
巴、头、眼睛、翅膀、尾巴……待画完这些时，一
只目光凌厉、栩栩如生的老鹰跃然纸上。将画作
拿在手中仔细端详了一阵后，徐雪葵又将不满
意的细节部分一一修改，这才停下手来。此外，
窗外的天空也已经泛起鱼肚白。

楼下房东养的那几只公鸡此起彼伏的打鸣
声传了过来，徐雪葵看看窗外，“哟，就天亮了
啊。”他活动了一下略显紧绷的双手，站起来伸
了个懒腰，转身踱步到库房，从一堆钢板中抽出
最上面的那张。纸上的雄鹰，要用油彩笔在钢板
上勾勒出外形后，才能进入下料、砸制的环节。
0.7 毫米的钢板厚度，是他经过多年实践后，摸索
出的最适合制作铁画的铁材厚度。通过铁锤、凿
子、堑子、铿刀等工具，将材料敲砸成各种凹凸
面和线条，再经过镂空、焊接、打磨、抛光、上色、
防锈防腐等一系列工序处理，才能最终将设计

的作品展现出来。
200 来平方米的工作室内，散放着 5 个材质

各异的工作台，徐雪葵最常用的，是办公室那张
大书桌和操作间的那个大树墩。4 年前，徐雪葵
从所在的企业下岗后，到位于响田大桥下的一
栋民宅处租了一层楼作为工作室，开始专心创
作铁画，同时，也开始注重培养自己的接班人。

在 5 个徒弟中，“90 后”的小赵是年纪最小的
一个，却是辈分最大的“大徒弟”，自 2018 年至
今，已跟随徐雪葵学习了 3 年的铁画。与其他几
个徒弟比起来，从小学习剪纸技艺的小赵不论
是美术功底还是动手能力，都显示出了自己的
实力。“铁画这门技艺，光会画画不行，光会动手
也不行，必须两者结合起来，缺一不可。”徐雪葵
说，即便如此，小赵目前在创作时，仍然会有一
些失误。作为株洲地区仅有的铁画手艺人，徐雪
葵和他的作品填补了株洲乃至湖南在铁画技艺
上的空白，但由于年青一代对手艺类的工作感
兴趣者并不多，因此后继无人则恐怕将成为他
最大的遗憾。他说：“我希望通过你们的宣传，让
更多人知道铁画，了解铁画，并爱上铁画。”

株洲湘江天元大桥河西段沿江一线，周边高楼鳞次栉比，各
色商铺沿街铺开，车水马龙，繁华热闹。在河西大开发之前，这里
属于园艺场张家园，濒江地段有寺庙一所，名杨泗庙，祀民间传
说中的水神杨泗将军。据老人言，此庙除祀杨泗将军外，并为周
边乡民存放龙舟之所，以便每年端午祭祀、比赛之用。

遗憾的是，由于史料匮乏，我们并不知晓杨泗庙废于何时。
倒是在修天元大桥之前，周边住户搬迁之后，在残垣断壁间发现
了一块已断裂成为三截的石碑，石碑系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所立，为重修杨泗庙后的捐项功德并收支公开，不但叙重修
杨泗庙之缘起，更重要的是，碑中还记述了百年前湘江流域那场
罕见的大洪灾。

杨泗将军是谁
“自建庙以来，百余年矣……”碑文开宗明义，此杨泗庙至少

在重修前的百余年便已立起，大抵清乾嘉年间便已有庙立于湘
江西岸的这片土地。庙中所祀，乃是民间传说中的水神杨泗将
军，只是，杨泗将军究竟是何方尊神，民间一直众说纷纭，难有定
论。

一说杨泗系南宋农民起义领袖杨幺，在义军首领中排行第
四，起义失败以后，老百姓立祠供奉，但为了避免统治者的禁止
和降罪，故隐其名，只称杨四将军或者杨泗将军。

另一说杨泗系宋时长沙人，传说一条孽龙来到浔龙河（主要
流经今长沙县果园镇辖区）兴风作浪，住在河边的杨泗决心除掉
这条孽龙，遂赴南岳烟霞洞，拜师习武，师傅教会杨泗一套上天
入水、隐身循迹的法术，还赐他一匹红鬃马和一把七星宝剑。后
历尽周折，杨泗终于把孽龙除掉。孽龙除掉后，杨泗却远走高飞，
再也没回来，百姓都说他成了神，于是立庙以祀。又说杨泗除孽
龙时年仅 7岁，故庙中所祀杨泗神像为衣甲戴冠的孩童神像。

另有一说，杨泗即南宋抗金名将杨再兴，此说主要流传于湖
北、四川一带，考光绪版《叙州府志》，有“紫云宫，即王爷庙，又名
杨四将军庙，考《珙县志》，神姓杨名再兴，宋岳武穆王部将也”之
记载。

不管杨泗将军成神前是何人，杨泗属保船户平安之水神当
是确凿无疑，《中华全国风俗志》中亦有“（洞庭湖区）各船户最信
奉杨泗将军，公立庙，各船开到，例必至庙敬之”的记载，想来株
洲地区所立杨泗庙亦洞庭湖区域风俗流变而来。只是，随着陆运
和空运的发达，水运已经极度衰落，更因为科技的进步，人们可
以更好地抵御风浪，以往大江大河附近常见的杨泗庙大多已经
倾颓或消失，祭祀盛况更是不复从前，如若不是拆迁翻出这块断
成三截的石碑，现在徜徉于天元大桥河西段沿江一线的行人，恐
怕怎么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前，这里还立过一座神庙。

见证百年前的湘江洪灾
按碑文所记，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闰四月初六，湘江发大

水，“河溢荡荡，怀山襄陵”，杨泗庙在此次洪水中冲毁。据《株洲
洪水编年史》一文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开始，株洲大
雨不止，三、四月雨势更猛，长沙附近一带方圆百里，一片汪洋，
衡、永、长、常四府之交死者三四万人，受灾三四十万人，为湖南
200 余年所未有的洪灾。株洲境内湘江水位高达 44.23 米，为湘江
株洲段 200余年所未有……所指即为此次大洪水。

此间还有个“插曲”，据《湖南近 150 年史事日志》载，光绪三
十二年闰四月十四日，衡、永一带灾民前往湖北通城县署请求赈
济，知县污指灾民为“小刀会”，开枪打死五人。湖南灾民，何以要
去湖北的县署请求赈济？只有一种可能，洪水太大，受灾严重，本
土救济途径已然失效，才不得不长途跋涉去往他地求助。

尽管通城县署外的那场风波很快平息，但这场特大洪水引
发的连锁反应并未消散，是年粮食歉收，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
价，饥民载道，在同盟会和地方会党的策动下，爆发了轰轰烈烈
的萍浏醴起义。当然，这都是后话，让我们继续把话题转到被洪
水冲垮的杨泗庙上来。

丰富的清末乡民生活细节
庙被洪水冲毁，自有乡人倡议募捐重修，用碑文上的话来

说，是“我等沐恩多矣，何敢袖手？”
当年秋后，以黄云桂、刘见美、刘华文、易友盛等十六人为纠

首，倡议捐资重修杨泗庙，“捐者云集”，鸠工庀材之类，自不须
提，当年冬日动工，越冬乃成，“庙貌堂新甚矣”。

如此“庙集腋而裘成，神得所而灵显”之盛举，自然要将捐资
者名录刻碑留存，以不没其善行。在介绍完重修杨泗庙之缘起
后，碑文之后并附捐资者名录，十六名纠首之外，尚有百余善士
名录，诸多生活细节，亦在这份名录里露出端倪。

善士名录中，除个人名姓之外，亦有以商业经营场所名登记
的，如某某堂、某某斋之类，这对研究清末民初株洲镇之商业历
史无疑是极重要的一手资料，尤意外的是，堂、斋之外，亦有合和
窑、禅和窑、人和窑之类以“窑”字附尾的商业主体，显是烧制陶
瓷之所，其时醴陵的“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才将成立不过两三年，
醴陵瓷业迎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产业并辐射到附近的株洲镇。

除了列有捐资名录，碑文还附有开销名录，大头是人工材料
费，共计一百七十六吊四百文，占入账金额二百一十吊四百文的
八成还多；次则法事并酒席，共钱二十吊四百文，约占了总金额
的近 10%，想来当日的席面还是很热闹的；余则灰沙补底的小
工，钱四吊二百三十文，大抵类同今日的地面凿平吧，想来，那时
节这项工程是不纳入修庙的人工材料费之中的，算是装修吧；最
后则是给刻碑人的劳务费用，包工包料，共八吊六百文。四项支
出相加，恰好与捐资总额相符。

碑名：杨泗庙重修碑
材质：大理石
规制：长152厘米，宽55厘米
年代：清
现状：藏株洲市博物馆

民间手艺人徐雪葵 自学铁画多佳品

株洲日报·掌上株洲记者/刘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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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画，又称“芜湖铁画”，它
诞生于安徽芜湖，始创于清朝
康熙年间，至今已有三百多年
的历史，其纹理感、立体感强，
造型刚劲有力，是深受人们喜
爱的工艺饰品。在株洲，民间手
艺人徐雪葵通过自学，掌握了
铁画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
作精髓，其技艺在今年入选株
洲市第八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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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摸索自学成才

睁眼醒过来时，窗外还是黑漆漆的一片。徐
雪葵从床头柜上摸到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才五
点半。他悄然起床，套上那身藏蓝色的工作服，
洗漱完毕后，轻轻推开门闪身出去，旋即又轻轻
掩上。妻子没有多问，多年下来，丈夫的脾性她
早 已 摸 清 ，能 让 他 这 么 早 起 床 的 只 有 一 件 事
——忙他的铁画。

对艺术的喜欢是会刻在一个人骨子里的。
从小徐雪葵就爱画画，不论是画山画水还是人
物花草，总能栩栩如生。小孩子往往没什么定
力，但他画起画来却可以一坐就是大半天，为
此，学校的美术老师没少夸他“是个搞艺术的
料”。多年下来，中国画、素描、油画……各种绘
画类型，他都有涉猎，不论寒暑，从无间断。

高中毕业后，徐雪葵招工进了株洲钢厂，成
为一名钳工。日复一日对着各种金属材料敲敲打
打，这原本是枯燥无味的事情，但在“叮叮当当”
的敲打声中，他发现金属材料经过工具的挤压会
产生凹凸感。良好的美术功底，让他对美的感触
更细腻，看着这些压痕，他心中冒出一个大胆的
念头：“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些痕迹来画画呢？”

年轻人总是充满激情和干劲。自从有了利
用铁板画画的想法后，徐雪葵主动加班的时间
更长了，常常一呆就是大半夜。厂里各类钢铁的
边角废料都是现成的，虎钳、焊机、钻床等各类
工具也随手可得，画个什么东西好呢？思来想
去，他决定从自己拿手的动物画。然而，从想做
到做好，中间还有无数道关卡：钢板太厚，不仅
敲打起来费劲，成品的立体感也不够强，太薄了
也不行，堑子的力道稍微大一点就会把材料弄
破，一切流程都只能重来；凹的地方要控制力
度，不然视觉上看起来会显得黑乎乎，凸的位置
更要注意，该圆凸的地方，如果变成扁凸则会差
之毫厘谬以千里。

深夜的厂房显得格外空旷，此起彼伏的敲
打声则让静谧的夜晚多了些律动。半年后，徐雪
葵的第一件作品成功面世了。这是一只不锈钢
勺，与普通勺子相比，勺柄的位置多了一条龙，
龙爪龙须清晰可见，龙身、龙尾绕着勺柄而上，
看起来栩栩如生又霸气十足。但徐雪葵自己是
不太满意的：“形象比较单薄，手艺比较生疏，技
术也不太成熟。”

溯源
芜湖之行大开眼界

自从第一件作品完成后，厂里的同事们都
对徐雪葵的手艺大加赞赏，但他自己却并不满
足，总想着能把技艺再提上一个台阶。为此，他
虚心向厂里和美术界的老师学习绘画技艺，并
多次参加全厂举办的职工美术、书法展，不断巩
固自己的基本功。但对于自己所钟爱的这件事
究竟叫什么，他仍然知之甚少。

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偶然的机会，徐雪葵
在电视里看到一档节目在介绍芜湖铁画技艺，
他顿时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吗？
原来它的名字叫铁画，根源在芜湖。”一心想要
追根溯源，寻找正宗铁画的徐雪葵决定去芜湖
看一看，向那些真正的大师们学习技艺。经过向
厂领导一番软磨硬泡，最终请到了 4 天假，“坐火
车来回要两天时间，还剩两天，认真学也能学到
不少东西了。”

来到芜湖，徐雪葵才发现工艺美术厂已经
倒闭，厂里那些技术好的师傅们早已散落各处，
自谋生路。在厂门前转悠了两个小时后，附近一
位居民给他指了条路：去附近卖工艺美术品的
商业街看看，那里会有一些不错的旅游商品。

“见不到老师傅当面请教，看看他们的作品也是
不亏的。”徐雪葵转头来到商业街，一个铺面一

个铺面的慢慢逛起来，遇到喜欢的作品就干脆
坐下来认真揣摩。剪、敲、砸、焊、磨……每个步
骤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整整两天时间，他都泡
在这里，边看边想边学，遇到想不明白的地方，
就拿出本子和笔记下来，准备回来后再细细推
敲。“比如要创作一幅梅花图，怎样将梅花的花
朵与花杆进行连接，这种细节的操作，芜湖铁画
就完成得很好。作品出来后，看起来非常细腻，
传神。”

芜湖之行让徐雪葵眼界大开，回来后，他的
作品类型得到进一步扩大，人物、风景、花草、动
物，都开始涉猎。多年下来，他创作的作品已有
两百余幅，往往一件作品从构思到完成，少则十
天半个月，多则长达数月。这其中耗时最久的是
一幅长 200 厘米，宽 90 厘米，名为“迎客松”的作
品。这幅作品以松树为主体，黄山为背景，每一
根松针都是用剪刀将铁板依据实际的样子剪下
来后，再一一焊接好。为了让松树叶看起来丰
盈、有厚重感，最厚的位置，徐雪葵整整用了 9 层
松针，而为了确保材质不起锈，一般要刷 5-6 层
油 漆 。“ 还 是 有 点 遗 憾 ，可 以 做 得 更 精 巧 一 些
的。”在他看来，艺术创作原本就是件充满遗憾
的事情，所以才会不断完善，追求至善至美。

传承
手艺恐将后继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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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泗庙重修碑碑文拓本 （鲁新民 拓印）


